
小半年没出门，身
子越宅越沉，心思越钻
越窄。忙完手头的事，下
意识正告自己，得出门
了。正好，有战友在威
海，便说走就走。出门
时，贪心又起：还没有看
过趵突泉。于是，坐高铁
到济南，黄昏时，冒雨走
进趵突泉公园。

济南是一座奇城。
地处北方，城里却有七
十二泉。地下冒出的泉
水，聚集成湖，蜿蜒成
河，天上水汽氤氲，城里
人家枕河。绿柳掩映中，
一大群人围着泉池。
深一脚浅一脚，走
到跟前。只见水
池中央，三股泉
水如同盛开的
莲花，汩汩绽
放、生生不息。
细浪自泉眼四
散开来，丝丝缕
缕、波纹连绵，流
到池边静止下来，清
澈见底。这一汪水，苏轼
当年也曾来看过，不知为何，没有
留下诗句。

石碑的正面，挤满拍照的人。
我绕了过去，坐到侧面的一个角
落，盯着这三朵泉花，一时思绪茫
然。旅行源自对未知世界的好奇，
那些未曾谋面的，永远充满诱惑。
怀着一颗空空的心，走到趵突泉
跟前，坐在它的对面，才发现，它
就是三股向上涌动的水。很少有
人探问它的形成机理，更少有人
细究它的构成元素。正是这一股
股活水，让济南城活了起来，也火
了起来。坐了良久，想起好长时间
没有作文，便暗自祈祷，自己能文
思泉涌。

入住附近的宾馆，一觉醒来，
已是七点。本想着到大明湖边的
老城里打望一下，顺道吃点早餐，
却没找到一个铺子。饿着肚子，奔
向超然楼。苏轼当年在密州筑台，
苏辙将其命名为超然台。明知此
楼非彼台，奔赴的路上，却在心里
一遍遍念着，“诗酒趁年华”。

十年前，曾经参观过刘公岛，
憋了一肚子气。此番再来，第一时
间，还是上了岛。上岛后，先向左，
走进丁汝昌的故居。对着其中的
一张地图，端详了半天。当年，他
带着两艘最先进的战舰，自英国
起程，横穿地中海，途经红海，越
过印度洋，穿过马六甲，回到大
沽，是何等的风光。没想到，辛苦
经营多年，甲午一战，樯橹灰飞烟
灭。内外交困之下，他毅然自杀，
那时他心中，该有多大的悲愤。

再向西，系统看完国防陈列
馆，如同走进那段波诡云谲的百
年历史。出来时，看着晴朗深透的
蓝天，想起前些天飞往中东的中
国军机编队，心里的气，长长地出
了一口。

下岛，登上环翠楼，看着亮丽
的海湾新景，在空中寻找昔日的
威海卫。山海之间，一块渔耕田，
逐渐发展为一个海防城。南北 870
米，东西 630 米，曾经护佑了多少
人的安然，也遭受了难再说的狼
狈。

阴云散去，遍地阳
光。一条百十米长的小
街，竟然火爆全网。顶
着烈日，挤在人群中，
走出来，汗流浃背，也
没看个明白。更不可思
议的是，一个看起来像
猫的海岬，竟然也成了
网红点，很多青年男
女，冒雨骑着电动车，
前来打卡。

胶东半岛的丘陵，
连绵到海，留下不少的
海湾沙滩，成了天赐美
景。沿千里山海旅游观
光道一路向东，各处景

点像串珠一样。次日，
专门来到最东端
的成山头。史书
记载，统一天下
后，秦始皇曾
两 次 到 达 这
里，祭拜日神，
宣示主权，祈求
江山永固。

要离开时，听
到有人把这里称作

“中国的好望角”。南非那
么远，那个角那么深，怎么能跟眼
前的相比，面朝东方，迎着瑞气，
给人带来这么美的感觉。当我看
到“好运角”的碑名时，不觉释然
地笑了。

午后，在布鲁威斯号沉船前
的沙滩上，像孩子一般踏浪戏水
时，忽然觉得该离开了。倒不是怕
麻烦战友，三十年的交情，知道他
们一家是真热情，恨不得让我三
日看尽威海、吃遍威海。一念起，
就出发；一念又起，便想回家。旅
行在外，我的心总像天上的云，说
变就变。

取道而来，也要绕道而去。六
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专门
到过蓬莱。人算不如天算，精心留
出的半天，一直是瓢泼大雨。顶着
海风，伞都撑不住，跌跌撞撞，上
到蓬莱阁前。没有看清阁的样子，
更没法体会它的魅力。于是，央求
他们，陪我再看蓬莱阁。

出发时，天上又飘起雨丝，我
心不禁一沉。两个小时后，到达景
区时，天放晴了。从东门进，经弥
陀寺，到天后宫，再三清宫，一一
看过，触摸老墙的沧桑，感受古院
的清幽，在斑驳的阳光里，拾取零
碎的故事。第一回，发现陶渊明也
被供奉着。只是，与对面的关羽相
比，明显要冷清一些。也是，陶公
原本就是隐逸者，不喜欢热闹；关
公则是大众神，背后有皇家的推
手，也有民间的助力。

终于走到碧海边的丹崖上，
从苏公祠，到卧碑亭，再到避风
亭，绕着蓬莱阁转了一圈，又看了
一遍。楼阁两层，一楼正面朝向院
内，没有看头；二楼面海的窗格紧
闭，无由上去。空旷的苏公祠内，
对着苏公石像，大声朗诵了一遍
他的诗：“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
出没空明中……”

室外的游客，忙着看海天一
色，也有人在盼海市蜃楼。我心不
甘，转身离开时，感觉有风从背后
吹来，似乎推响了那紧闭的窗格。
不禁在想，真上到二楼，又能看到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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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光 下 的 音 乐 会
茵 赵 敏

月光轻柔地洒在那片墨绿色的草
地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八一”
建军节，两天前我接到了“鹰城白龟湖
草坪音乐会·军歌嘹亮”专场的邀请函。
我是踩着暑夏的热浪走进会场的，谁知
道，会场阵势的热浪高过了酷暑的热
浪。晚上七点半，西边的天幕上呈现一
抹灿然的橘黄，色彩在变幻中忽暗忽
明。恰逢农历十九，介于满月至下弦月
之间，属于亏凸月（残月的前期），这时
的月亮还在地平线以下，稍等一会儿，
月光就会洒下来。

草坪上已经坐满了穿戴打扮各
式各样的人们，而最令人瞩目的是草
坪的西侧，端端正正坐着一个方队，
他们是军人，一式儿的绿色马扎，一
式儿的军容装束。他们是退役军人军
乐团。

退役军人军乐团奏响了第一首曲
子《我是一个兵》，之后第二首《人民军
队忠于党》，第三首《三大纪律》……共
五首经典军乐。老兵代表激情拉歌，不
少年轻的朋友主动登台与歌手对歌，男
女同台，热情激昂，唱的都是经典的军
歌。本土的音乐爱好者和实力派歌手轮
番登台演唱。

我为什么能接到这次音乐会的邀请
呢？因为 37 年前，我也是一名军嫂，我的
丈夫驻守着北疆的大门，他当兵 20 载，
在部队冬夏寒暑从不忘自己是人民子弟
兵的一员。他从 17 岁走进部队那个大
熔炉，就再没有脱下那身军装。那一年
的 8 月 1 日，我从豫东一个小城坐上火
车奔赴部队结婚，从绿皮火车上走下

来，中转站是北京，首都是多年来我心
向往之的地方，那一次想看看、转转，再
北上关外。于是，我在北京停留了几天。

到关外下火车时已经是 8 月 10 日
凌晨了，部队派人从绿皮火车上把我接
回部队，没有回营区，直接把我接到了
婚礼的现场。此时，我才知道，这个婚礼
是团部为我和另外一名营级干部的爱
人举行的战士音乐会，我是副团长的爱
人，和那位营级军嫂一样也是军嫂，战
士们对我们的拥戴，是当时最高的礼
遇，我和那位军嫂感动得热泪直流，脸
上的泪水怎么擦都擦不干净。有个小战
士上台唱了一曲《十送红军》，那声音、
那音调感动了所有的人，台下几千名战
士也是齐刷刷地站立起来，向我们两位
军嫂行礼。

那个军礼，此后的数十载都在我的
眼前晃动，成为我生命中一种精神的慰
藉和荣耀，每每忆起，激动不已。人民军
队爱人民的故事源远流长地讲了一辈
又一辈，子弟兵和人民是鱼水深情的血
肉情缘！

团长是北大荒人，他操着一口地道
的北大荒话：二位弟妹，今天是你们最
难忘最幸福的日子，也是我们全团最难
忘最幸福的日子，二位也唱首歌吧。营
长家的嫂子先唱，她唱了一曲《沂蒙颂》
的插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续一把
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
意长。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民求解
放，重返前方！”

她的歌声清脆悦耳，她是带着表演
的动作在台上演唱的，台下战士们的目

光都深情地注视着她，很多战士低下头
擦眼睛。台上台下异常安静，只有她的
歌声顺着星空下的明月清风飘向远方，
战士们的心随着她的歌声飞到了老区
沂蒙山的深山中……那是一场庄严的
演唱，时至今天，我依然认为营长家的
军嫂让那场音乐会有了不同的人性和
生命的双重意义与价值。后来我才知
道，营长家的嫂子是一个县剧团的台柱
子。

我也唱了一曲《英雄赞歌》，这首
歌是电影《英雄儿女》里那首家喻户晓
的插曲，因为原曲是女高音，末尾的高
音我顶不上去，台下的战士们立即接
上去伴着我唱起来，他们雄壮的歌声
瞬间化解了我的尴尬，让我感动得热
泪盈眶。

40 年的岁月里，沧桑已过，再听这
些军旅之歌，犹如昨天那样激动，那时
候的我还是个小姑娘，没有任何力挽岁
月狂澜的本事，但却有着一腔对爱人的
纯朴向往、对理想幸福的追求。

恒以致远、初心不改。40 年前的军
旅音乐会，也是在草坪上，那是在天边
的草坪上，是在远离故土的一座城中。
今天这清澈的水域，绿色的草坪是故乡
的，连轻柔的月光也是故乡的，那次在
嘹亮的军歌中，是和守护自己的人走到
了一起，今天在故土重新唱起，心灵有
相通之处。

月光升起来时，白龟湖的碧波在月
光下一望无垠。两场音乐会相隔 40 载，
它绵延着 20 岁青葱的岁月，往事再现，
有灵魂的昭示。

墨耘·曾广闲文专栏

财喜也疯狂 （1）
茵 墨 耘

财喜是什么？猫之爱称也！我家财
喜为啥疯狂？因为它是皮皮，一只顽皮
的德文卷毛猫。

在湘鄂一带，人们温柔地把猫咪唤
作“财喜”，寓意招财进喜，裹着烟火暖
意，藏着市井人家对小生灵的偏爱与期
许。世人眼中的“财喜”，大多是温顺慵
懒、安静软糯的模样，守着一方窗台，悠
然度日，清冷又乖巧，可我家名为皮皮

的德文卷毛猫，彻底颠覆了这份对猫咪
的固有印象。

说起来，我家先来的财喜，并不是它。
本不想养猫，嫌麻烦，耐不住妻的

酷爱和坚持。十年前的春天，妻子从朋
友那儿抱回一只美国短毛小母猫，取名
咖咖，有标志性的圆滚身材和光滑皮
毛，一身咖啡色的虎斑纹路清晰匀称，
像一件精心织就的毛衣。它最喜欢做的

事，就是找一个阳光充足的角落，把自
己团成一个圆球，安安静静地睡上一整
天。咖咖就这样安静地陪伴着我们度过
了好几年，平淡而温馨，我们一家都觉
得，这就是养猫该有的样子。

直到五年前春天的一个周末，一切
变了样。那天妻子兴冲冲地从外面回
来，怀里抱着一个巴掌大的小东西，它
皱巴巴的，浑身短短的炭烧酸奶色小卷
毛，小脑门、小脸，尾巴细长，但眼睛和
耳朵大得出奇，活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猴
子。妻子把它放在地上，它立刻东张西
望起来，一双圆溜溜的蓝色眼睛滴溜溜
地转，丝毫不怯生。它先是绕着客厅巡
视了一圈，把所有角落都嗅了一遍，然
后一抬头看见了沙发上的咖咖，便毫不
犹豫地冲了过去。

诗 歌 苑

水 边 书（ 外 二 首 ）
茵 叶 宁

儿时我见过长干桥河边

一个个妇人在捣衣。

青石板比最老的妇人还要老

被木杵捣出坑、被衣物磨得光滑

鸭子听够了石板上的叮咚声

它们从不在青石板上栖息。

皂角荚里紧实的一排果实

像一家人蜷缩在冬天的家里

狭窄却温暖。

妇人捣烂思念一样苦涩的皂角

揉进要洗的秋衣。

百户千户在捣衣，儿时的场景

以光的速度跑向宇宙深处

年轻的儿子不能想象———

小河怎么会像一条忧伤的蛇？

捣衣的妇人怎么会

像一个个鳞片

散落在河边？

轮渡过江
过江桥梁、隧道越来越多

长江再怎么宽

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思念和距离成正比，

那么倒是一个新问题———

我们的思念，会不会变得越来越短？

短到每次过江之前，

甚至不用为了短暂的分开而告别。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和你的爱人

庄重地告别，再热烈地重聚。

中山码头两元的船票，轮渡满载

自行车、电动车，也载你过江。

告别这事就算过去百年，

场景依然让人动容。

浦口火车站枕木永远是老旧的好使，

在铁轨之间

见过《背影》里摆摊的水果贩子

见过一个父亲对儿子挥手道别的

永远有它

响水河
我家住在这条河边

地图上看，一个点、一条线

站在这一点时河叫响水河

往大了看，叫秦淮河

再往大看，叫长江

在一套更大的系统里

小河的名字被省略

我们在河边若有所思

我们的一生

很可能就是这样

河水沿着既定的河道走下去

偶尔被暗礁激起的浪花

必定是忽略不计


